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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成立之初，就是
要在作家和人民之间架起一道
宽阔的桥梁。我认为，中国当代
文学具有合目的性和组织性的
特点，也就是说，要将分散的文
学力量组织起来，创作出体现
时代精神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文
学经典。为了这一崇高目的，中
国作协长期在文学制度和文学
生产方式上寻求最有效的方
法。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也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两个计
划”的提出和实施，非常贴切地
体现了合目的性和组织性这两
个特点，是有益于中国当代文
学发展的。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从文学生产方式的角度，使

“改稿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实施以
来，也陆续推出了不少优秀的
作品。总的来看，“两个计划”的
提出和实施，是近些年来抓创
作的成功实践。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不只是一个局限在“乡村”的创作计
划，它可以有更宽广的覆盖面和呈现形
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有更多新的主
题需要文学去表现，我们应该将其定位
为主题写作的助推器和孵化器，因为每
一个新的主题都诞生于新时代的飞速
发展之中，都造就了新时代中国大地上
发生的山乡巨变。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还起
到了大幅提升基层作家文学水平的作
用。参加这一计划的作家多半来自基
层，他们生活在市县级的城市或乡村，
与时代生活的现场有紧密的关联。这些
基层作家有较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生活
资源，但他们的文学创作水平还不是一
流的，要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逐步提
高。对比他们提供的初稿和最后出版的
成品，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进步。

我们不要低估提升基层作家文学
水平这一作用的意义。“两个计划”要致
力于攀登文学“高峰”，也要致力于营造
一片广袤的文学“高原”。“高峰”与“高
原”是相互依存的，文学不能只有“高
原”没有“高峰”，否则文学就缺失了让
人景仰的精神高度；同样，文学也不能
没有“高原”只有“高峰”，否则“高峰”就
成了孤独的存在。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

的文学和文化水平，既要看文
学“高峰”如何巍峨挺拔，也要
看文学“高原”如何广袤厚实。
因此，“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着眼于基层作家，也惠及基
层作家，是在夯实我们的文学

“高原”，也是在提升文学“高
原”的海拔。今后，可将“新时代
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重在夯实文学

“高原”的基础；该阶段结束后，
从中遴选出具有冲击文学“高
峰”潜质的作品进入第二阶段，
集中力量向文学“高峰”冲刺。

从我阅读过的“新时代山
乡巨变创作计划”中的作品
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创
作问题：

其一，主题写作不仅有赖
于主题，还有赖于生活。深入生
活并不是理论的难点，却是一
个实践的难点。有些作家还是
把深入生活简单化了，以为深
入生活就是到自己不熟悉的地
方去获得一些新的故事素材，

这样在创作上就有东西可写了。深入生
活不能太急躁。这不是立竿见影的事
情，重要的在于对生活是不是有切身的
体验。要在推进作家深入生活的实践上
想想办法，让作家们在深入生活的过程
中参与生活、体验生活、发现生活，最终
得以成为生活的主人。

其二，不要把主题写作简单化为唱
赞歌。主题写作不应该排斥对现实的深
度思考。作家应该有多种认识现实的角
度，只有将这些角度都结合起来，我们
对世界的认知才会更全面。具有思想深
度的赞美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具有建设
性意识的思考也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为了鼓励更多作家写出优秀作
品，我建议为作家们进入“两个计划”
多开几道大门。不仅可以由各地作协
申报，也可以由出版社申报，还可以由
作家本人通过两到三位评论家推荐申
报。进出的大门最好长期打开。比如，
看上了文学刊物上的一篇好作品，就
可以马上邀请作家“进门来”，让他在
计划的推进下把作品打磨得更优秀。
当然，作家如果没有达到相应的质量
水平，也可以取消其资格。希望“两个
计划”办得越来越好。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我曾是一名基层公安民警，现在是书漾工作室的
阅读推广人。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办读书会？我说，因为
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和读书会的小伙伴们，认
真读了入选“两个计划”的一批作品。读完之后，我心里
的答案更清晰了。文学是专业的人在专业的领域、用专
业的判断给我们捧出来的精神产品。它不会为了讨好
读者而降低标准，不会为了流量而迎合读者。

以前我们总说，文学跟不上时代，作家写不出当下
的生活。但读了“两个计划”的作品，我发现作家们在认
真书写这个时代。写乡村的，不再是那种田园牧歌式
的、怀旧式的乡村，而是正在发生的、滚烫的、充满矛盾
的乡村——有脱贫的喜悦，也有转型的阵痛；有新人的
成长，也有老人的失落；有土地的新生，也有传统的消
逝。这些书里的乡村是活生生的、正在剧烈变化的时代
现场。写城市的，也不再是那种悬浮的、精英化的城市，

而是普通人的城市——医生、打工人、小镇青年以及在
几千万人的城市里迎面走来又擦肩而过的你我。这些
作品里的城市，是具体的、有温度的、带着烟火气的生
活现场。

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这些作家都“下去了”。欧阳
黔森写贵州的脱贫攻坚，跑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杨志
军写青藏高原，那是他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老藤写东
北边陲生活，一头扎进古驿站的村子里，跟村民同吃同
住，把草木的枯荣、人的变迁揉在一起写。这种扎根的
写作，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特别珍贵。

当然，我读书的时候也会带着阅读推广人的视角，
思考普通读者愿不愿意读这些书？有些作品的“报告
感”偏重，文学性还有提升空间。山乡巨变这个主题，很
容易写成好人好事的罗列、政策落地的记录。我们当然
需要时代的记录，但文学还要写人的内心，写人的复杂

性。有些作品里的人物，太“正”了，太“完美”了，像从宣
传稿里走出来的。读的时候会尊敬他，但难以记住他。
真正能穿越时间的文学人物，往往是有缺陷的、有挣扎
的、有血有肉的，能让读者看见自己。

“两个计划”出了这么多好书，怎么才能让它们到
达更多读者手里？这就需要出版社、媒体、读书会，需
要每一个爱读书的人，把这些书带到更多人面前。也
需要作家们更多地下沉基层，走向大众，走进读者。去
年，我们书屋所在的村子里，出了第一个考上清华大
学的孩子。那个孩子，就是天天泡书屋的孩子之一。这
件事给我的触动特别大。文学是一盏灯，能照亮一个
山里孩子的路，能改变一片土地的气质。作家写的每
一本书，都可能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点亮某个人的
人生。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不只是物质上的巨变，更是精
神上的巨变。当大山里的孩子能读到更多好书，当普通
人的故事能被更多人听见，当乡村的土地上不仅长出
好庄稼，还能长出好的文学、好的艺术、好的精神——
那才是真正的“巨变”。

（作者系贵州广播电视台编导）

新大众文艺的内涵不仅在于创作主体之新，也在
于大众读者与文学互动的对话形态之新，后者对守护
文学价值、推动文学创新、共创文学生态起着不容忽视
的作用。我觉得，以“两个计划”为引领的中国当代文
学，不缺乏优秀的作品，但读者的声音还不够响亮。

从我读过的作品来看，既有回望历史、探寻精神脉
络的文化书写，也有关怀现实、书写生命成长的心灵记
录，还有描绘乡村振兴、展现祖国大美的山河画卷。“两
个计划”是欣赏时代风景、聆听中国故事的窗口。

我想从身边小事谈起。第一件事是，我读《长命》
后受到触动，向沉默寡言的父亲询问祖辈与老家往

事。父亲久违地敞开心扉，讲述尘封的家族记忆，性情
也愈发开朗。文学消解了他晚年的孤寂，解开了我们
之间的隔阂。第二件事是，我分享的《桃花坞》读书感
悟，打动了一名高二理科女生。她深夜读完作品，手写
长文与我交流，坦言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震撼力量。最
近，她也与作者和杂志社建立了联系，让这段纯粹的
文学际遇圆满闭环。

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止于静态的文字句读，更
在于能够以鲜活的方式抵达读者，在读者心间循环流
淌、滋养生长。在全民读屏的新媒体时代，优秀的当代
文学作品传播声量不足。我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

往往是“作者风格—读者趣味—市场运作”三者平衡的
产物。基于此，我提几点期待：敢走新路，壮大文学传播
的有生力量。提升新媒体领域当代文学的曝光量和正
能量，让更多好作品、好故事被读者看见；拥抱AI，做优
内容推介。除影视改编之外，可以考虑选取精彩情节制
作成AIGC的预告短片，助力作品跑好抵达读者的“最
先一公里”；坚持手搓，用真诚精品抵御“生成污染”。当
AI作品像预制菜那样重复拼接、愈加泛滥后，一手的生
命体验才是最好的爆款，“修辞立其诚”的写作才是最
持久的流量密码。

时代正在“巨变”，“攀登”没有坦途，只要潜心沉
淀，中国终会涌现出新时代的文学史诗。我想到了鲁
迅先生提过的“泥土精神”，要不怕做小事业。今后我
要用心尽力当好一块文学的泥土，真诚阅读和分享每
一部当代作品、每一份文学期刊。

（作者系上海正好公益基金会专职干事）

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
展的背景下，文学正在成为
贴近大众心灵、回应时代情
绪、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文
化力量。近年来，花城依托

“出版社—杂志—文学院”三
位一体的多元平台，坚守“以
优质文学连接大众，以多元
出版传递温度”的定位，深耕
原创文学现场，扶持作家，服
务读者，通过联动经典文本、
拥抱跨界表达，落地线下阅
读场景、搭建全域读者链接
渠道，开拓新大众文艺品牌
的发展之路。

依托品牌的凝聚力和平
台的运营力，花城文学出版
的内容品质获得了整体提
升。以长篇小说为例，近年
来紧扣“新时代文学攀登计
划”，出版了《人间信》《不舍
昼夜》《蛋镇诗社》《橘红》等
优秀作品，《开春》《沸海》《金
银港》等选题也将陆续推出；
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
计划”的《遥远的阿合别勒》
的作者来自新疆塔城，让基层作家获
得了特别的关注；此外，还有很多题
材长篇佳作的出版和传播，都呈现了
花城在原创小说布局上汇聚不同代
际、兼容多元题材、推动立体传播的
思路。

随着文学出版市场竞争的加剧，
头部IP聚集产生的丰厚效益日益凸
显，实现一个作家的全版权开发与维
护，正日渐成为出版机构追求的重要
目标之一。花城出版社近年努力探
索从出版“一部作品”到“一个作家”
的转型之路，初步建立起与作家品牌

共生的合作模式。文学跨界
破圈的丰富呈现，极大提升了
文学出版品牌影响力。

当下，出版业价值链条
的重心正从“以书为终点”的
生产型逻辑，向“以用户为起
点”的服务型逻辑迁移。文
学出版行业的内容生产机制
和传播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
变革，单纯的图书编辑升级
为“文化产品经理”甚至“文
化生态构建者”，要求从业者
既能坚守文学审美与文化传
承的初心，又要在内容生产
机制的重构中不断拓展自己
的能力边界。围绕这几年文
学出版的实践与探索，我们
深刻体会到，最根本的变化
不只是模式，而是“人”的变
化。市场震荡与转型压力倒
逼花城不断重塑团队、激活
人才、重建能力结构，在内容
生产机制的重构中，推动文
学出版从“纸质时代”向“IP
文化时代”跨越。

在能力建设方面，花城
加强培养编辑的数字素养、融合创
新能力、用户思维与数据分析能
力。编辑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

“案头编辑”，而且是需要具备跨界
能力，既能做内容策划，也能做活动
执行、新媒体传播。我们相信，通过
深入挖掘文学价值、借助新技术力
量、创新传播形式，大众文学出版在
推动全民阅读、传递人文温度、书写
时代精神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也
将在新时代内容生产机制和传播格
局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系花城出版社社长）

由中国作协发起的“两个计划”，不是简单的选题
征集、作品扶持项目，而是重塑新时代文学生产方式、
创作观念、传播格局的系统性工程。“新时代山乡巨变
创作计划”聚焦新时代中国故事，记录神州大地上发
生的历史性变革；“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面向更为广
阔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容纳多元题材、多样风格的
长篇创作。“两个计划”打通了作家创作、期刊发表、编
辑出版、宣传推广、IP转化、海外译介全链条，凝聚起
作家、期刊、出版机构的各方力量，同心协力探索文学
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的可行路径。

时代的深刻变革必然推动文学主题、形态、表达的
深层变革，新时代文学必须积极吸纳时代新要素、塑造
时代新典型、留存时代新记忆。而这一切的根基，是作
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脚踏实地的长期积累。文学的
思想深度、艺术高度，从来都不是来自书斋里的空想，
而是来自大地，来自人民，来自长期观察与潜心沉淀。

这也正是我们长期以来始终坚守并不断深化的
原创培育理念。在深度参与项目推进的这几年里，我
们愈发深切地体会到：越是身处信息超载、节奏飞快、
变化剧烈的时代，越需要沉下心来，认清真正饱含情
感浓度、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的原创精品文学的
独特价值。优质原创作品的诞生，既离不开创作者鲜
活原生的创作力与长期的积累沉淀，也离不开出版方
持之以恒的耐心守护与真诚陪伴。培育原创内容，不
能采取被动等待或坐享其成的态度。我们不只是对书
稿做编辑加工的技术执行者，更是作家创作旅程中坚
定的同行者、有力的支持者、贴心的服务者，也是积极
推动原创生态健康发展的建设者。

我们始终坚持：好作品是走出来的、磨出来的、沉
淀出来的。编辑要走出案头、贴近现场，真正理解时
代、理解生活、理解读者，才能助力作家把生活质感转
化为文学质感，把时代风云凝练成文学经典，真正让

作品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
如果说优质内容是文学精品的立身之本，那么有

效、精准、持续的传播，就是新时代文学重塑社会影响
力、对接大众读者、实现价值跃升的关键路径。在信息
爆炸的环境中，好作品更要主动破圈，主动拥抱读者，
主动对接适配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我们把市场思维、
读者思维、传播思维贯穿到文本打磨、出版设计的全
流程当中。我们坚持深度拆解作品内核，提炼大众共
情切口。把厚重、深刻、复杂的文学表达，转化为读者
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时代情绪。挖掘作品与当代
读者心灵相通的共情点。我们研判入选作品的读者画
像，不断探索新媒体语境下的文学破圈路径。在深耕
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推动计划内优秀作品走向世
界。持续落地的海外译本，不断拓宽“新时代文学攀登
计划”作品的全球传播版图。

面向未来，我们将始终尊重文学创作规律，持续
发掘优质原创选题，用心扶植、陪伴作家成长；持续创
新传播路径，打通文学通向读者的桥梁，推进中外文学
双向交流。我们将致力于构建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学
生态，让更多优秀作品被看见、被理解、被传承。

（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
计划”，是中国作协在新时代推出的有关文学创作的重
要计划。这样有计划、有组织的创作工程的连续推进，
显示出多方面的作用与意义。

一是，深化了作家与生活的联系，密切了文学与
时代的关系。从文学现场来看，当下的现实题材创作
领域一直都有新作接续，乡村题材创作也呈现出新的
发展势头。但就小说创作的整体来看，不少实力派作
家都有自己的创作路数，他们擅长书写的是自己熟悉
的生活领域。还有不少作家具备较好的写作功底，但
对时代与社会的感知仍存在局限，与以“人民的壮阔
奋斗”为特征的“人民生活”尚有一定距离。可以说，时
代主脉不够充分彰显，时代气韵明显不足，是当下创
作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两个计划”像楔入时代生活深处的锚钉，紧紧地
把作家的注意力、创作力与行动力拽向人民生活、系
于时代主轴，不断切近现实，使文学创作整体向着人
民生活靠近，保持与当下时代的紧密联系，推动文学
创作与时代同频共振。

二是，通过选优拔萃和铺锦列绣，不断推动新时代
文学高质量发展。宏观地观察当下的文学创作，在丰富
性、多样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感觉却是多而不
精、繁而不荣。因此，改变这种不如人意的现象，扭转文

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局面，把
创作精品力作当作头等大事，是文学工作者刻不容缓、
责任重大的历史使命。

在参加“两个计划”评审与改稿工作中，我既感到
各地作者参与征稿的积极与踊跃，也感到参评作品普
遍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作品内容缺少当下现实的鲜活性，背后是阅
读生活不够切实和深入。很多参评作品游离于核心主
题之外，对于当下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反映
不足。作品呈现出的乡村境况与真实的社会现实存在
脱节和错位。究其原因，是作家不熟悉当下乡村的变化
情形，没有深刻把握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不了解在这
一进程中乡村生活形态的内变与人们精神世界的新变。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提高阅读生活的
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
我们的作家和当下的创作还存在一定距离。这既有阅
读能力的问题，也有阅读意识的问题。首先要去阅读，
其次才是在这一过程中提高能力、积累素材、提炼主
题。所以，最重要的第一步，还是要到生活中去。

其二，作品缺乏引人入胜的故事性与叙事的独特
性，内里是原创能力明显不足。作品要有引人入胜的
独特故事，但许多作品都缺乏小说文体必备的基本要
素，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下功夫、不花气力。

这不仅有写作能力强不强的问题，也有路向正不正的
问题。还有一些作品具有很强的纪实性，但文学性不
足。这既是艺术想象的明显匮乏，也是创新能力的不
足。对于一些作者来说，还有如何从纪实性的“原生
态”走向小说化的“原创性”的问题。

需要改进的方面很多。第一，认识与观念方面要大
力提升，要深刻认识什么是“新史诗”，怎样书写“新史
诗”。“两个计划”各有不同的创作要求，但都以书写“新
史诗”为旨归。书写“新史诗”，主要是书写改革开放以
来的划时代成就与历史性变革，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发展历程与成功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
象，弘扬中国精神，未必是高头讲章，高举高打，而是从
生活出发，平中求奇、以小见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写
新生活、新现实、新人民，就是书写“新史诗”。

第二，把深入生活、吃透现实当作第一要务，向人
民、生活要素材、要技巧。文学来源于生活，依存于生
活，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作家要把深入生活、吃透现
实当作第一要务。在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一些
当代经典作家就以他们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作出
了示范。当年赵树理每年都拿出至少半年时间到晋东
南农村工作和生活；周立波为了写作《山乡巨变》，把
家搬回湖南清溪村；柳青为了写作《创业史》，在皇甫
村“深扎”14年。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变成农民的一分
子，写出了描写人民又为其所喜爱的优秀长篇小说。
这些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刻领悟。这是从事文
学创作的一面镜子，也是创作精品力作的时代标杆。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深入新生活，书写新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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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品是走出来的、沉淀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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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好作品在读者心中落地开花
□余 颀

土地上能长出好的文学
□张 婷

“两个计划”工作推进会发言摘登


